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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汉学名家薛爱华在他的《珠崖》
一书中说，海南岛“像一颗精美的绿宝石
悬挂在中国南端的海岸”。海南因其独特
的地理环境和底蕴深厚的海洋文化，无疑
是海洋文学的“富矿”。

苏东坡的诗句“无限春风来海上”，非
常恰当地形容了近年来再造文学的“海上
海南”、海洋文学“风景这边独好”的文学
现象。

《人民文学》2021年第10期聚焦海
洋文学主题，林森的《唯水年轻》、王姹的
《噼里啪啦》和植展鹏的《西沙手记》，三位
海南作家的作品在《人民文学》“集体亮

相”，这还是第一次。
快意雄风海上来，海南的海洋文学

作品亦如海上雄风，层出不穷：林森的长
篇小说《岛》和中篇小说“心海三部曲”
（《海里岸上》《唯水年轻》《心海图》）、邓
西的长篇儿童文学作品《鲸歌岛的夏天》
《深蓝》、李焕才的长篇小说《岛》、乐冰的
长诗《祖宗海》、陈吉楚的诗集《岛岛岛》、
报告文学集《无限春风来海上》、南海题
材文集《南海故事集》、海南本土作家作
品集“海贝文丛”（包含倪俊宇散文诗集
《椰风或潮声》、陈波来散文诗集《入海口
散章》、文博诗集《时间之水漫过额头》、

黄昭龙长篇小说《刺河豚寻宝记》等）相
继出版问世。

这些海洋文学作品，在描写与海洋相
关的现实场景的同时渗透着海洋精神，在
国内文学界、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

此外，海南连续举办了两届规格高、
跨学科、跨代际的新时代海洋文学学术会
议；海南省海洋文学创作与研究中
心挂牌成立；发布了《繁荣发
展新时代海洋文学倡议
书》……海南，正在朝
着建设海洋文学高
地迈进。

近年来，海南作家已经成为华语世界
海洋文学创作的一支生力军，海洋文学作
品层出不穷，在国内文学界、学术界引起
广泛关注。《天涯》杂志主编、海南本土小
说家林森被认为是新一代海洋文学的代
表作家之一，海洋是他生命的底色，但他
认为自己的作品不是狭义的海洋文学，他
其实更关注的是海洋环境包围下个体的
精神世界与命运遭际。个体的内心世界
成为他探索的另一种像海洋一样巨大而
深广的存在，外在的海洋成了一种底色，
成了结构小说的重要元素。

近日，“心海无界——林森海洋题材
小说创作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二十余名
专家学者与会研讨，共同探讨林森海洋文
学作品中的“人心和大海，各怀尺度，彼此
丈量”的多种面向。

海南日报特别邀请诗人、作家郑纪鹏
就此对林森进行了专访，深入探索林森笔
下无界的心海。

从小镇到心海的超越

郑纪鹏：在你创作生涯的早期，无论
是小说集《小镇》，还是长篇小说《关关雎
鸠》《暖若春风》，都是呈现时代浪潮冲击
下的小镇变迁，最近这几年，你目光投射
到广袤的大海，你如何看待自己的这种转
向？

林森：变化是自然而然的。一是作为
文学编辑，看过大量雷同的稿子，总想写
点别人没写过的；二是作为写作者，有着
走出舒适区、突破自我的要求。当然，我
不认为这是一种转向，事实上，有追求的
写作者，总会试图在一篇新作品里，推翻
前一部作品的局限。经过《岛》和“心海三
部曲”，我目前对书写海洋已经没有多少
兴趣，我还想变，还想有更新的发现。

郑纪鹏：这几年，你为读者带来了长
篇小说《岛》和中篇小说“心海三部曲”
（《海里岸上》《唯水年轻》《心海图》）等海
洋文学作品，在写作的过程中，你是如何
构建这一“心海”世界的？

林森：我想书写的，不仅仅是自然意
义上的海，而是经过大海这个空间塑造的
人的内心。长期海上劳作之人，对时间的

感受、对灾难的理解、对日常生活的珍视、
对情感的领悟等等，都极为特殊，我希望
写出的，是这种不同的心理状态。这也是
我把那三个中篇命名为“心海三部曲”而
不是“海洋三部曲”的原因——心灵，永远
是最大的，永远是写作中最值得聚焦的部
分。

郑纪鹏：你常谈及苏东坡，尤其是他
被贬海南，绝境之中依然保持“有生孰不
在岛者”的超越性目光，你的心海无界的
海洋文学创作，是否与苏东坡存在精神上
的呼应？

林森：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写过一部
苏东坡被贬惠州、海南的长篇小说，本已
进入出版环节，版都排好了、封面都设计
好了，但我撤稿了——我觉得当时的我，
根本写不好老年的苏东坡，学识与经验都
不够。我一直觉得不让这本书出版，是很
正确的一个选择，避免了我后来的后悔。
但那段写作经历，让我对苏东坡有了一定
了解，他的那种既生活于日常，又在精神
上超迈的洒脱，给了我很多启发与感染。
在书写“心海”系列作品的时候，我总是会
不自觉地用一种更宽阔的目光来看待人、
物、事，这种大的目光，正是来自那个让人

“安心”的苏东坡。

“海洋”和“新南方”的深蓝成色

郑纪鹏：作为“海洋文学”“新南方写
作”的代表人物之一，你认为“海洋”“新南
方”应该如何有机结合？

林森：海洋本就是“新南方”论述里很
重要的一个特征、一个指向。当然，这并
非说“新南方”囊括了“海洋”，而是说，在
近年的文学论述里，这两个说法本就是互
相纠缠彼此交融的——这两者都蕴含着
某种撑破旧有文学格局，别开新局的追
求。

郑纪鹏：你是作家，也是《天涯》杂志
的主编，从编辑的角度出发，你觉得哪种
海洋文学才真正具有深蓝的成色？文学
杂志应该如何助力海洋文学的再上新台
阶？

林森：我所认为的海洋文学，应该是
作为书写对象的人，拥有了某种海洋思

维、海洋心理，而不是把大海当作一个猎
奇景观。文学刊物，要保持自身的敏锐
度，要不断发现文学的新变，要创造机会，
让处于某种萌芽状态的创作倾向，真正破
土而出。

寻找海洋文学的新支点

郑纪鹏：在研讨会上，诗人李少君指
出，你的海洋题材小说非常典型地体现了
海上劳动与安居乐业的关系，展现了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的新方向。你觉得海洋文
学在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中应该如
何寻找新支点？

林森：大多数时候，文学并不能承担
这么重要的任务。文学的讲述本身，具有
记录、封存、传播、争辩的功能，对于文化
来讲，这样的讲述当然很重要，但不能完
全把文学给工具化，一下子给它一顶那么
大的帽子。在我看来，中国作家对土地的
书写已经太多，但对海洋的书写，才刚刚
开始，有太多值得深挖的地方。这些故事
里，有着我们中国人的劳作与泪水，但在
写之前，不能让自己背负这么沉重的负
担，否则一定写不好。

作家林森：

人心与海 彼此丈量
■ 郑纪鹏

诗性文心海上来
■ 郑纪鹏

林森的长篇小说《岛》，关注个体
的生存与生态的变化。

林森作品《唯水年轻》。

林森中篇小说
《海里岸上》原发
《人民文学》。

王姹中篇小说
《噼里啪啦》聚焦海
洋文学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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